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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出墓誌看入唐西域人的活動
――以哥邏祿熾俟家族為中心　　
　　
　　榮　新江
　　本文討論的主要材料是西安新發現的兩方哥邏祿（Qarluq）首領墓誌，一是唐開元二十四年
（736）的《熾俟弘福墓誌銘》，一是天寶十三載（754）《熾俟辿墓誌銘》，墓主人是父子關係。本
文關注的是他們入居長安後與西北原部落的聯繫，與沙陀、粟特胡人的婚姻關係，坊里周邊的居住
環境，唐朝官府的照應等問題，以此個案來考察西域胡人進入唐朝後的情形。 
　　先把兩方墓誌揭載於下：
　　
　　《熾俟弘福墓誌銘》（開元廿四年）（1）：
　　大唐故雲麾將軍左威衛將軍上柱國天兵行軍副大使兼招慰三姓葛邏祿使熾俟府君墓誌銘并序
　　　　　　朝散郎行長安縣尉裴士淹撰 吳郡陸茝書
　　公諱弘福，字延慶，陰山人也，其先夏后氏之苗裔。粵若垂象著明，天有髭頭之分；封疆
等列，地開窮髮之鄉；襲廣大而居尊，務遷移以成俗；和親通使，冒頓於是興邦；保塞入朝，
呼韓以之定國；則有大恩貴種，當戶都尉，必及世官，作為君長。其或處者，我稱盛門，曾
祖娑匐頡利發，大漠州都督，鎮沙朔而用武，保公忠而竭誠。祖步失，右驍衛大將軍兼大漠
州都督，天山郡開國公，統林胡而莫犯，司禁旅而踰肅，父力，本郡太守，紹前烈而有光，
翼後坤而可大。公幼而聰敏，長而豪傑，於孝友則天資，以功勛為己任，常謂先人大業，克清
邊塞之塵；壯士長懷，願赴邦家之難；忽焉投筆，即事戎獵旜。屬十姓背恩，三軍是討，雜類
多詐，潛圖暗襲；公察其目動，識其言甘，馳輕騎而來犇，戒王師而設備，為覆以待，夾攻於
衷，因執䤋以獻俘，迺議功而行賞，超等特授遊擊將軍。朝廷復念茲良圖，未足允答，明年拜
桃林府長上果毅都尉，又除左驍衛郎將，既輟歸牛之地，仍加冠鶡之榮。萬歲登封元年，進雲
麾將軍、左威衛將軍、上柱國，忠謹日彰，勛庸歲積。詔充天兵行軍副大使兼招慰三姓葛邏祿
使，於是臨之以敬，董之以威，士馬之富如雲，戈鋌之明似雪。時突騎施懷貳，烏質勒不誠，
公秘探其旨，且獻其狀，餘孽朋扇，熒惑上聞；以斯剛毅之心，不免饞邪之口，遂貶蘄州蘄川
府折衝，仍為黎州和集鎮副。東海之冤未查，南溟之羽已催，天實為之，命可長也。神龍二年
十二月廿九日行路構疾，終於劍州劍門縣之逆旅，春秋五十有三。嗚呼哀哉！公雄材邁俗，宏
略冠時；獻馬以助軍，執兵以報國 ；伊秩訾之入侍，佩印稱榮 ；金日磾之登朝，封侯藉寵；靜
言於此，千載同風。夫人沙陁氏，封燕郡夫人，從夫之貴也，塞淵其德，淑慎其儀，即以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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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年五月十七日祔葬於長安高陽原，禮也。嗣子辿，左驍衛中郎將；次子璟，寧遠將軍守右
領軍衛翊府右郎將、上柱國，賞紫金魚帶；次子溫，長樂縣開國男；次子璡，右威衛果毅都尉，
借緋魚袋；次子震，明威府別將等。高名出群，至性加等，諮墨客之幽思，揚先君之耿光。其
詞曰：陰山之下地氣良，賢王之昆宗枝強，生我名將護朔方，簡於聖主曜帝鄉，忠謀必罄業大
昌，讒言罔極黜遐荒，開塋反葬卜云臧，刻石紀德永不忘。
　　
　　這方墓誌現在收藏於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情況不明。葛承雍《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
邏祿熾俟弘福墓誌釋證》對此誌做過專題考釋（2）。
　　
　　《熾俟辿墓誌》（天寶十三載）錄文（3）：
　　唐故遊擊將軍右武衛中郎將熾俟公墓誌銘幷序
  　　　　　　京兆進士米士炎撰
　　公諱辿，字伏護，陰山人也。發源本於夏后，弈葉聯於魏朝。累生名王，代有屬國。入爲
冠族，道遠乎哉。曾祖步失，右驍衛將軍，兼大漠州都督、天山郡開國公。外綰穹廬之長，內
參禁膂之任。服勒無歝，授寄方殷。祖力，雲麾將軍、左武衛中郎將，兼本郡太守。奉承世官，
分理郡國。岀則扞城禦侮，入則捧日戴      天。昭考弘福，雲麾將軍、左威衛大將軍，兼知
天兵軍副大使、招慰葛祿使。生金星而武，擅玉帳而雄。推轂而寵崇九天，坐帷而謀遠千里。
勳績之大，國史存焉。公即大將軍之元子也。歧嶷獨秀，清明在躬。外莊而寬仁，內淑而剛簡。 
　　　先朝以將門子，萬歲通天中，特受遊擊將軍、左威衛翊府右郎將，從班次也。聖曆載，
詔許當下之日，成均讀書。又令博士就宅教示，俾遊貴國庠，從師私第。始談高而成藪，終覆
而爲山。以開元中，遷左驍衛中郎。無何，以太夫人之喪去仕。以開元廿五年服缺，換右武
衛中郎。効職而玄通周慎，岀言而暗合詩書。廊廡識承宮之材，朝廷聞郅都之譽。從龍廣殿，
珥鶡太街，有足雄也。雖事經    累聖，祿終眉壽而過乏秋毫；愛流冬日，高門納駟，既守儉
而安長劍，      君亦不威而肅。嗚呼！豈期杖朝雲及而逝者如斯。以天寶十一載四月十七日，
寢疾終於京義寧里之私室，時春秋六十有九。公嘗產分踈屬，食待嘉賓。友睦弟兄，惠優孀獨。
其養也以色，其喪也以哀。從政不頗，率身有禮。固足冠君子之列，苻古人之志。夫人康氏，
琴瑟之友，金玉其相。蕣花早凋，槁瘞郊外。即以天寶十三載五月廿五日，袝葬於長安高陽原，
禮也。有子鳳，泣血在疚，羸容過戚。嘗議發揮先誌，光啟大人。僕忝昇堂之交，敢違刻石之
請。銘曰：
　　玄冥封域，烏丸苗裔。嚮化稱臣，策名謁      帝。糾糾龍驤，副臨節制。昂昂武賁，式
司羽衛。報國忠公，承家繼世。      上天不吊，哲人云亡。合袝元吉，終然允臧。鸞昔孤瘞，
劍今雙藏。寘銘翠石，頌德玄堂。古原之上，松柏蒼蒼。
　　
　　2007 年 10 月下旬，我借參加西安碑林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到長安區博物館參觀，承蒙館長穆
曉軍先生的好意，看到新發現的熾俟弘福長子熾俟辿的墓誌。關於這位哥邏祿部落首領，我在研究
新獲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記有關哥邏祿部落破散問題時，曾根據本人在長安縣博物館所見墓誌及拓
本，從哥邏祿與唐朝的關係角度做過研究（4）。現在，這方墓誌已經發表在《長安新出墓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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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陳瑋先生曾撰《唐長安葛邏祿人熾俟氏家族研究——以熾俟辿墓誌為中心》，重點是熾俟
辿及其祖父輩的出身、入仕問題，也簡要論及他們的居地、婚姻、漢化問題（5）。
　　
1．誌主（熾俟弘福、熾俟辿）的出身：哥邏祿，葛邏祿
　　兩位誌主原本是哥邏祿人。對於哥邏祿的早期歷史，前人做過不少研究，主要有：
　　
　　內田吟風《初期葛邏祿（Karluk）族史の研究》，原載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內田村博
士退官記念事業會編《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1968 年；收入《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
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 年，495-509 頁。
　　I. Ecsedy,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Karluks in the T’ang Period”,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XIV. 1- 3, 1980 [ 1981], pp. 23-37.
　　H. Hoffmann, “Die Qarluq in der tibetischen Literatur”, Oriens 3, 1950, pp. 190-208. 
　　A. - M. Blondeau （ed. & tr.）, 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e l’hippologie et de l’hippiatrie tibétaines (à 
partir de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Genève 1972, pp. 150-152, 322-323;
　　G. Uray,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 D.: A Survey”,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d. J. Harmatta, Budapest 1979, 
p. 303.
　　O. Pritsak, “Von den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01 , NF XXVI, 1951, pp. 270-300.
　　張雲《葛邏祿部早期史初探》，《新疆歷史研究》1987 年第 2期，14-20 頁。
　　薛宗正《葛邏祿的崛起及其西遷》，《新疆大學學報》1991 年第 2期，71-79 頁。
　　
　　哥邏祿是屬於漠北鐵勒、突厥系統的一個部族，主要活動地域在金山（今新疆阿爾泰山）地區，
位於東、西突厥之間，因此時而屬於鐵勒或東突厥，時而屬於西突厥。在漢文史料中，哥邏祿最早
見於《隋書》卷八四《鐵勒傳》，在遊牧於“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的部落中，有哥邏祿
的薄落（Bulāq）、職乙（Čigil，熾俟）二部（6）。
　　唐朝貞觀十三年（639）前後，哥邏祿歸屬西突厥汗國麾下，為葉護阿史那賀魯統轄，在西州
直北一千五百里（7）。此後一部分哥邏祿部落向東遷徙，甚至到了靈州一帶（8），更多的哥邏祿部落
可能進入在阿爾泰地區新興的突厥車鼻可汗的勢力範圍之內（9），居住在北庭之北，金山之西。永
徽元年（650），唐朝擊敗車鼻部，以其餘衆哥邏祿立為狼山州與渾河州，移到金山東側和郁督軍
山（今杭愛山）一帶，隸屬燕然都護府（10）。
　　另外一支哥邏祿部落，則在貞觀二十二年（648）四月，隨同阿史那賀魯南下，投奔到唐朝的
庭州，居於天山北麓的庭州一帶（11）。永徽元年（650）十二月，阿史那賀魯聽聞唐太宗去世，起
兵反叛，自稱可汗，總有西域之地。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卑失五姓隨之而叛（12）。顯慶二
年（657）十一月，唐朝徹底平定阿史那賀魯之亂，在天山南北、蔥嶺東西的西域廣大地區設置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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縻州府，安置西突厥部落及其所控制的綠洲王國。對於哥邏祿部，則在其原駐地——金山西部地區
安置，“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長爲都
督”（13）。地點在庭州以北、金山西面的額爾齊斯河畔。
2．哥邏祿大漠都督府的領袖：從部落到唐朝
　　熾俟弘福曾祖父娑匐頡利發，應是顯慶二年（657）設置大漠州都督府後的首任都督（14）。他
的名字“娑匐”（Säbäg），應即《新唐書》卷二一七下《葛邏祿傳》中“婆匐”的正確寫法（6143 頁），
是哥邏祿熾俟（Čigil）部的別稱（15）。
　　弘福的祖父名步失，應是顯慶五年（660）後世襲的大漠州都督（16）。《熾俟弘福墓誌》記其“統
林胡而莫犯，司禁旅而踰肅”，前一句是說他任大漠州都督時統率部衆而不侵犯唐朝邊境，後一句
說他進入京師長安後在禁衛軍中謹守職責，這也就是墓誌說他被唐朝授予“右驍衛大將軍、天山郡
開國公”的緣由。
　　我們非常幸運的是，吐魯番新出土的文書中，有一組《唐龍朔二年、三年（662 － 663）西州
都督府案卷爲安稽哥邏祿部落事》，爲我們揭示了一段重要的史實：龍朔元年（661）十月鐵勒、回
紇等部在漠北起兵反唐，攻擊毗鄰的金山西麓的哥邏祿步失達官部落，其部落民衆一千帳破散，流
落到庭州附近處月部的金滿州轄境內，唐朝政府發敕給燕然都護府，使其與西州都督府相知，由西
州派人到金滿州安排哥邏祿部落返回大漠都督府居地。但因爲龍朔二年（662）唐朝討伐鐵勒的將
領濫殺無辜，導致先勝後敗、局勢不穩、道路阻隔，哥邏祿部落也不敢返回大漠。直到唐朝派出的
契苾何力將漠北鐵勒安撫定後，哥邏祿部落纔於龍朔二年末開始陸續返回故地（17）。
　　步失很可能是龍朔二年（662）前後的熾俟部首領，因此任大漠州的都督，這也說明步失達官
部落正是構成大漠州的哥邏祿熾俟部的主體部落。弘福祖父的名字“步失”，應當就來自熾俟部的
步失達官部落之名，其首領用部落名作爲自己的漢名了。
　　龍朔二、三年的文書中說到，南下庭州附近的哥邏祿步失達官部落的一些首領入京未回，這也
和熾俟步失先統大漠州部族、後入朝任唐朝禁軍將領相吻合。
　　《熾俟弘福墓誌》稱其父熾俟力“爲本郡太守”，也就是任大漠州都督的意思。《熾俟辿墓誌》
也說：“祖力，雲麾將軍、左武衛中郎將，兼本郡太守。奉承世官，分理郡國。岀則扞城禦侮，入
則捧日戴天。”似表明他也像其父輩一樣，一方面任職京師為禁軍將領，另一方面仍兼大漠州都督。
熾俟力很可能是隨其父一起入朝，留在京師，但身兼大漠州都督，這顯然是唐朝中央控制地方遊牧
部落的一種手段。
　　據《熾俟弘福誌》，他年輕時以武功見長，曾參加唐朝對十姓（西突厥）部落的討伐，因功超
等特授遊擊將軍。後為河南桃林府長上果毅都尉，又除左驍衛郎將。萬歲登封元年（696），進雲
麾將軍、左威衛將軍、上柱國。大概在聖曆元年（698），弘福奉詔充天兵行軍副大使兼招慰三姓
葛邏祿使，出使西域，在處理與突騎施烏質勒關係時受人讒言，貶為蘄州蘄川府折衝，仍為黎州和
集鎮副。更為不幸的是，神龍二年（706）十二月廿九日在路途中構疾，卒於劍州劍門縣之旅舍，
年五十三。《熾俟辿誌》只提到“昭考弘福，雲麾將軍、左威衛大將軍，兼知天兵軍副大使、招慰
葛祿使”，是其最高任職，而對於其貶官於巴蜀的事情則諱而不談。從兩誌文來看，熾俟弘福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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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兼大漠州都督，而是在唐朝境內擔任武職軍將，時而效力於地方軍府，時而奉命出征。
　　《熾俟弘福誌》記其諸子入仕唐朝的情形：嗣子辿，左驍衛中郎將；次子璟，寧遠將軍、守右
領軍衛翊府右郎將、上柱國，賞紫金魚袋 ；次子溫，長樂縣開國男；次子璡，右威衛果毅都尉，借
緋魚袋；次子震，明威府別將等。《熾俟辿誌》記誌主：“公即大將軍之元子也。歧嶷獨秀，清明在
躬。外莊而寬仁，內淑而剛簡。先朝以將門子，萬歲通天中，特受遊擊將軍、左威衛翊府右郎將，
從班次也。以開元中，遷左驍衛中郎。無何，以太夫人之喪去仕。以開元廿五年服缺，換右武衛中
郎。”顯然，熾俟弘福的下一代，更沒有人兼任大漠州都督，主要任職京師十六衛，個別在地方軍府，
作為將門之子，任軍事將領。
3．與沙陀、粟特的婚姻關係
　　（1）《熾俟弘福誌》：“夫人沙陀氏，封燕郡夫人，從夫之貴也，塞淵其德，淑慎其儀，即以開
元廿四年（736）五月十七日祔葬於長安高陽原，禮也。”
　　史載沙陀為西突厥別部處月種，居金娑山（博格達山）之陽，蒲類海（巴里坤湖）之東，有大
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18）。《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載：“金滿州都督府：永徽五年（654）
以處月部落置爲州，隸輪臺。龍朔二年（662）爲府。”（19） 又《新唐書》卷二一八《沙陀傳》：“又
明年（永徽五年，654），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20） 庭州輪臺縣，
一說爲今烏魯木齊市南烏拉泊古城。
　　《新唐書·沙陀傳》記載：“龍朔初（661-），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
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702），進爲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
（712- 713）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714），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
為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21）可見沙陀金山娶西突厥鼠尼施部的女子為妻。根據其他史料，
石見清裕先生曾推斷沙陀金山卒於玄宗初期（22）。而據葛承雍計算，熾俟弘福生於永徽三年（652），
卒於神龍二年（706），享年五十三歲。對照沙陀相關的史料可以推知，熾俟弘福的夫人很可能是
沙陀金山與鼠尼施夫人的女兒，她是沙陀與西突厥的混血兒，又嫁給了突厥哥邏祿人。
　　另外一個例子是早年出土的《大唐銀青光祿大夫金滿州都督賀蘭軍大使沙陁公故夫人金城縣君
阿史那氏墓誌銘》（23），墓主為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的長女，開元七年去世，所嫁之沙陁公，
據石見清裕氏的考證，當為沙陀輔國（24）。沙陀與西突厥鼠尼施夫人的混血兒，也同樣娶了西突厥
可汗的女兒，可見兩者的婚姻關係之密切。
　　（2）《熾俟辿誌》記：“夫人康氏，琴瑟之友，金玉其相。即以天寶十三載（754）五月廿五日，
袝葬於長安高陽原，禮也。”
　　熾俟辿的夫人爲粟特康氏，證明哥邏祿熾俟部落與粟特人有婚姻關係。粟特人原本是中亞河中
地區的伊朗民族，以在絲綢之路上經商著稱。他們分散成許多綠洲國家，其中以撒馬爾干為中心的
康國最大，康氏應當就是來自撒馬爾干的粟特女性。粟特人經商之外，也以自身的語言能力，擔任
北方遊牧民族的文秘、翻譯人員，我們目前看到早期西突厥汗國的碑銘都是用粟特文寫的，就是明
證。因此，粟特人與突厥人有著長期的交往，也有很多婚姻關係的例證，最有名的就是安祿山的父
親娶突厥阿史德氏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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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沙陀和粟特的關係，近年來也有新的史料印證。在上述吐魯番新出處理哥邏祿步失達干部
落百姓破散問題的文書群中，有一件粟特文文書殘片（2004TBM 107: 3- 2），出自吐魯番巴達木
第 107 號墓，鈐有漢文“金滿都督府之印”的官印，可知是沙陀處月部所設金滿都督府的印鑒，但
文字是用粟特語書寫的，內容是龍朔三年（663）沙陀致西州都督府信函，為處理哥邏祿部落事（25）。
可見，沙陀金滿都督府裏的文秘人員是粟特人，他們使用粟特語來對外溝通，證明粟特人在沙陀部
落中的作用。
　　由此不難理解，出身哥邏祿熾俟家族的熾俟辿，雖然已經進入中原，但因為傳統與粟特人的密
切關係，娶康氏為妻，是不足為奇的事情。
4．居住環境：長安義寧坊及其周邊
　　《熾俟弘福誌》沒有說到他們在長安的住宅，從《熾俟辿誌》可知，他住在長安義寧坊，天寶
十一載（752）四月十七日卒，年六十九，應當是開耀二年（682）生，夫人康氏天寶十三載（754）
卒。因為其祖輩在龍朔三年就進入長安，因此，可以推測熾俟家至少從熾俟弘福到熾俟辿，甚至一
直到康氏去世時，都是住在義寧坊的。
　　義寧坊在開遠門內，而開遠門是唐朝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的起始點，也是西方各國使者、商客
進入長安的主要門戶，這裏來來往往的胡人很多，相信義寧坊也是安置胡人的一個主要場所。根據
我們對長安坊里人物交往情形的研究，住在某坊的人一般會與東西南北相鄰諸坊的相關人士有交往
關係，所以我們可以考察一下熾俟家族周邊數坊內突厥、粟特系胡人的居住情況，來了解他們居住
周邊的人文環境。以下主要依據《兩京新記》、《長安志》、《唐兩京城坊考》及《增訂唐兩京城坊考》
整理的長安坊里人物宅第的情況，列舉相關人物、祠寺如下（26）：
　　義寧坊：
　　①十字街東之北，有波斯胡寺。這是貞觀十二年（638）為景教僧阿羅本所建。《唐會要》卷
四九《大秦寺》條云：“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元
妙無為，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長安的景
教徒，開始的時候主要都是波斯人。按照宗教傳播的一般規律，在波斯胡寺的周邊，一定聚集著許
多信教的波斯人，因此義寧坊應當是長安波斯人的聚集地。波斯人與突厥人也有婚姻關係，中唐時
任職司天臺的波斯人李素娶突厥人卑失氏為妻，就是一例（27）。
　　②冠軍大將軍行右武衛大將軍啜祿夫人鄭氏宅。啜祿夫人名實活，本涅加部落鮮卑人，開元
十八年（730），夫人與男涅禮等出死入生，率衆投唐。制授夫人滎陽郡太夫人鄭氏，男涅禮襲父
冠軍大將軍、右武衛將軍、左羽林軍，特賜姓李，名侚忠。鄭氏開元二十八年（740）卒於京師義
寧里之私第（《續修陝西通志稿》）。按啜祿夫人及其子，爲契丹人。
　　③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守右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大夫上柱國廬江郡開國公何文哲宅。何文
哲本粟特何國王之五代孫，永徽初（650-）遠祖入唐為質。何文哲為中唐禁衛軍將領，歷德、順、憲、
穆、敬、文宗朝，大和四年（830）薨於義寧里私第，前後兩任夫人為康氏姐妹，為奉天定難功臣、
試光祿卿普金之女（28）。
　　現在，我們又有了熾俟辿和夫人康氏的材料，說明位於長安城西北部的義寧坊，是胡人落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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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義寧坊北為普寧坊：
　　①西北隅，祆祠。祆祠是波斯人或粟特人信奉的瑣羅亞斯德教的寺院，與上述波斯胡寺同樣道
理，其周邊一定聚集了一批波斯、粟特的民眾，儘管我們目前發現的材料不多。
　　②安萬通宅。據《安萬通磚誌銘》稱“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國”，在唐朝，安息一般代指粟特安國。
安萬通在大唐初建時，曾蒙授五品之官。永徽五年（654）卒於普寧坊。安萬通之高祖安但，於大
魏初奉使入朝，位至摩訶薩寶（29），即掌管胡人聚落政教事務的首領，普寧坊有祆祠，安萬通家應
與祆教有關。
　　義寧坊南居德坊：
　　①西北隅，普集寺。隋開皇七年（587），突厥開府儀同三司鮮于遵義捨宅所立（30）。
　　②南門之西，奉恩寺。這裏本為于闐國質子、將軍尉遲樂的宅第，神龍二年（706）捨宅立寺，
敕題榜曰“奉恩寺”，尉遲樂出家為僧，法名智嚴（31）。據向達考證，此宅即尉遲跋質那、尉遲乙僧
父子原本所居，與尉遲樂為同一家族，自隋末以來三世居住（32）。
　　③左驍衛將軍折氏宅。《曹夫人墓誌》：“夫人曹氏，諱明照，年十有八，適左驍衛將軍折府君
為命婦。開元十一年（723），終於居德里之私第。”（33）折氏出身党項，夫人曹氏，從姓氏和名字
有光明之意，或許為粟特人，這也是北方民族與粟特人結合的例子。
　　④阿史那思摩宅。李思摩，出自突厥阿史那氏，可汗家族。曾祖伊力（利）可汗，祖達拔可汗，
父咄陸設。《舊唐書·突厥傳》稱：“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
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伽苾）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34）貞觀四年
（630），阿史那思摩被俘入唐，後蒙授右武衛大將軍，檢校屯營事，賜姓李。貞觀二十一年（637），
李思摩卒於居德里第，陪葬昭陵（35）。
　　⑤右金吾衛將軍常山縣開國公史氏夫人契苾氏宅。契苾氏，唐初著名蕃將契苾何力之女，原出
鐵勒。貞觀六年（632），契苾何力率領部落內附唐朝，唐太宗將其安置於甘、涼二州，設賀蘭州
以統其眾（36）。後契苾何力任左領軍將軍，尚臨洮縣主，封鎮軍大將軍、涼國公。契苾夫人開元八
年（720）終於居德里私第，陪葬昭陵。其夫史氏，右金吾將軍、常山縣開國公（37）。史氏或出粟
特史國。
　　⑥雲麾將軍右龍武軍將軍何德宅。何德為唐朝禁軍將領，天寶十三載（754）終於金光里私
第（38）。何德太夫人為酒泉安氏，推測他也出自中亞何國。李健超先生考證：“按長安城無金光里，
有金光門，疑金光里卽金光門內之居德里，抑或群賢里，存以待考。”今姑置於此。
　　次南群賢坊：
　　①瀚海都督右領軍衛大將軍經略軍使回紇瓊宅。據《回紇瓊墓誌》記載，回紇瓊曾祖卑粟，右
衛大將軍。祖支，左衛大將軍。父右金吾將軍。回紇瓊出身回紇可汗家族，入仕唐朝，於乾元三年
（760）終於群賢里私第（39）。
　　②石崇俊宅。據《石崇俊墓誌》，崇俊字孝德，曾祖奉使，來自西域，後著籍為張掖郡人。祖
寧芬，本國大首領，散將軍。父思景，涇州涇陽府左果毅。崇俊沒有任官，貞元十三年（797）終
於群賢里私第。夫人洛陽羅氏（40）。石崇俊為中亞石國人後裔。
　　次南懷德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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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突厥右賢王、右金吾衛大將軍墨特勤宅。《賢力毗伽公主阿那氏墓誌》記：“三十姓可汗愛女
建冊賢力毗伽公主，家壻犯法，身入宮闈，特許歸親兄右賢王墨特勒私第。開元十一年（723）六
月十一日，薨於右賢王京師懷德坊之第。”（41）墨特勤因突厥內亂降唐，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賜宅懷
德坊（42）。
　　義寧坊東北隔街為休祥坊：原為右龍武軍地，大和二年（828）賜百姓居住，所以前期沒有胡
人居住記錄。
　　次南金城坊：與義寧坊東西隔街相對，是胡人聚集之地。《大唐新語》卷九記一則故事 ：貞觀
中（627- 649），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司法參軍尹伊請追禁西市胡，俄果獲賊（43）。說明靠近西
市的金城坊胡人之眾。目前有墓誌記錄的個體只有一家。
　　陸（六）胡州大首領定遠將軍安菩宅。安菩，字薩，其先安國大首領，貞觀四年（630）隨突
厥降唐，任六胡州大首領，麟德元年（664）卒於長安金城坊私第。夫人何氏，為何大將軍之長女，
封金山郡太夫人，長安四年（704）卒於惠和坊（44）。安菩夫婦無疑來自粟特安國、何國。
　　次南醴泉坊（又作禮泉坊）：
　　①十字街南之東，舊波斯胡寺。儀鳳二年（677），入華波斯王卑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景
龍中（707- 710），權臣宗楚客築宅，寺地入其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這原本是
為流亡的波斯王設立的寺院，其周邊當有不少隨之同來的波斯貴人。
　　②烈士臺。是安菩子安金藏的居所，因為其曾保相王（後來的睿宗）不死，故稱烈士，《新唐書》
卷一九一《忠義傳》有載。
　　③公士安令節宅。安令節，武威姑臧人。原本當為安國人，後魏入華，祖輩仕於京洛，後為豳
州宜祿人。安令節沒有任官，但墓誌記其“開北阮之居，接南鄰之第。翟門引客，不空文舉之座；
孫館延才，還置當時之驛。金鞍玉怗，連騎而不以驕人；畫卯乳 ，陳鼎而未爲矜俗。聲高郡國，
名動京師”。應當是有錢的商人。長安四年（704）終於禮泉里私第（45）。
　　④翊府右郎將同正員上柱國康景雲宅。《咸寧長安兩縣續志》載有康夫人男景雲書寫墓誌云：
康夫人乾元元年（758）終於禮泉坊之私第。此為粟特康氏。
　　⑤特進右衛大將軍雁門郡開國公俾失十囊宅。俾失十囊為突厥人，《冊府元龜》卷九七四記：
“景龍四年（710）四月辛亥，突厥俾失州大首領伊羅友闕頡斤十囊來降，封其妻阿史那氏為鴈門
郡夫人，以向化寵之也。”墓誌所記降唐在開元初（712），“加授右衛大將軍，封雁門郡開國公，
錫錦袍鈿帶魚袋二事，物五百段，並賜甲第一區，便留宿衛”。開元二十六年（738）卒於禮泉里
私第，年五十一歲（46）。
　　⑥左神策軍散副將遊擊將軍守武衛大將軍米繼芬宅。米繼芬，其先西域米國人，代爲君長。其
父突騎施入質京師，歷任輔國大將軍，行左領軍衛大將軍。繼芬承襲質子，身處禁軍，任神策軍將
領，永貞元年（805）九月終於禮泉里私第。夫人也是米氏。有二男：長子曰國進，任右神威軍散將、
寧遠將軍、守京兆府崇仁府折衝都尉同正。次子曰僧惠圓，是長安大秦寺的景教神職人員（47）。
　　再南為西市，是胡商彙聚之地。
　　以上從熾俟家族所居義寧坊為中心，考察周邊諸坊里所居住的外來西北胡人情形，以及胡人信
仰中心——景教或祆教祠寺的分佈，可以說熾俟家族所居之處，有著對於他們相當熟悉的文化氛圍，
也可以滿足自己的宗教信仰，還有許多原本熟知的友朋可以不時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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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漢化教育
　　《熾俟辿墓誌》說：“聖曆載，詔許當下之日，成均讀書。又令博士就宅教示，俾遊貴國庠，從
師私第。”唐朝要用儒家的教育，改造這些漠北的胡人將領，這是顯而易見的。有趣的是，唐朝不
僅讓他們到國學去讀書，而且還派博士親自到義寧坊熾俟辿的宅第里加以輔導。從墓誌所說“効職
而玄通周慎，岀言而暗合詩書”，似乎頗有成效。但這些遊牧出身的人畢竟以武藝見長，所以他先
後任左驍衛中郎、右武衛中郎，都是禁軍武官。
　　可以作為參照的是于闐王尉遲勝的事跡，他在安史之亂時率本國軍隊前往中原靖難，叛亂平息
後他沒有回國，而是在“京師修行里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48）。修行里在長安街東，
這裏高爽、水多、清幽的自然環境是當時人選擇宅第的重要取向（49），于闐王也在這裏居留下來，
不再回國作國王，而是享受長安安逸的生活。
6．墓誌的的書寫
　　《熾俟弘福墓誌》的撰者是“朝散郎行長安縣尉裴士淹”。
　　裴士淹，絳州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屬南來吳裴氏，乃隋扶州刺史、臨汾公裴獻玄孫（《新
唐書·宰相世系表上》）。嘗為郎官，任司封員外郎及司勳郎中（《郎官石柱題名》）。開元中任給事中，
二十四年（736）任朝散郎、行長安縣尉。又為京兆少尹，知府事，充翰林承旨學士、知制誥。韋
執誼《翰林院故事》所記玄宗朝的翰林學士，依次為呂向、尹愔、劉光謙、張垍、張淑（應作埱）、
張漸、竇華、裴士淹。天寶十一年（752）五月為京兆尹。《舊唐書·玄宗紀》記：天寶十四載三月，
“癸未，遣給事中裴士淹等巡撫河南、河北、淮南等道。”《新唐書·李林甫傳》：“帝之幸蜀也，給
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後為禮部侍郎。至德二三載（757—758）知貢舉。寶應二年（763）為
左散騎常侍、絳郡開國公。永泰二年（766）任檢校禮部尚書、禮儀使。大曆五年（770）坐善魚
朝恩，貶為饒州刺史。《金石萃編》卷七九華岳碑有裴士淹題名：“禮部尚書裴士淹出為饒州刺史，
大曆五年六月六日於此禮謁。”（50） 顏真卿所記自己的莫逆之交的友人中，就有河東裴士淹（51）。
　　《全唐詩》卷一二四有裴士淹《白牡丹》：“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
無人起就月中看。”《酉陽雜俎》記：“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
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當時明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長興坊在朱雀大街東第二街從北
向南第三坊，從與義寧坊的距離來看，裴士淹不像是與熾俟弘福有什麼交集，因此《弘福墓誌》的
書寫，很可能是因為裴士淹為當時長安有名的筆桿子，因此官府指定他為胡人首領撰寫墓誌，也可
能是逝者家人輾轉請託，因為弘福的兒子熾俟辿在太學讀書，其地點就在長興坊北面隔一坊之地的
務本坊，所以也不排除這種情況。
　　裴士淹的確是長安有名的碑誌撰者，據趙明誠《金石錄》卷八著錄：“第一千五百六十一唐鳳
翔《孫志直碑》，裴士淹撰，韓擇木八分書。”（52）又《石林燕語》卷四：“余有裴士淹所作《孫志直
碑》。”（53）又大曆六年（771）長安立《吳令珪碑》，裴士淹撰，張少悌正書（54）。這些名碑都出自
他的手筆，相應的書家也都不是等閒之輩，可以想見《熾俟弘福誌》出自唐朝官府的安排，似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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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
　　《熾俟辿墓誌》的撰者米士炎，題“京兆進士米士炎”。從其米姓可知，他無疑是一個粟特後裔，
因為已經相當漢化，所以籍貫已經是京兆府長安人，而且還得了進士，是一位長安的粟特文化人。
前面提到的《何德墓誌》，也是這位“京兆進士米士炎”寫的，時間也是在天寶十三載（754）（55）。
這樣看來，在第一批胡人由官府指派人員來操刀寫作之後，後來的胡人可能更希望由與本人相近的
胡人文士來撰寫自己家人的墓誌，米士炎在天寶後期為與自己種族相近的胡人寫墓誌，恐怕是再合
適不過的了。
　　
　　由此看來，住在不同地點的胡人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們之間通過婚姻、喪葬的關係，把
同一集團的不同人員聯繫在一起。過去我比較關注粟特人和他們聚居的情況，現在看來要放開眼界，
看長安粟特人和其他族群的關係，看居住在不同地點的各種胡人之間的聯繫。
（2016- 6- 12 初稿，2016- 11- 8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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